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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力掩盖真相
但这么大的事怎么瞒得住呢，有人举

报说侍奉皇后医药的这些人有问题。皇后
临终前不是已经怀疑药里有毒了吗？有这
样的举报当然正常，所以所有侍奉皇后医
药的人全被逮起来审讯，淳于衍当然难脱
干系。知道淳于衍被收系之后，霍显开始
慌了，万一淳于衍在监狱里抗不住审讯，
都招供了可怎么办？于是这才把整件事情
告诉霍光，要霍光想办法庇护淳于衍，不
能真让她吃官司，否则霍家也跟着完蛋。
霍光闻言大惊，要不怎么说他治家严重失
败呢，老婆仗着他的权势铸下弥天大错，
他到这时候才知道！该怎么办？霍光一开
始想自我检举，却始终犹豫下不了决心，
这么干虽然符合道义，但霍家肯定要完蛋。
直到下面负责办案的把公文送到他办公桌
上来了，向他请示这件事该怎么办理，霍
光才最终作出一个决定。这时候的霍光，
平时处理国家大事时的智慧和魄力都不见
了，做出了和普通人一样自私的抉择，大
笔一挥，在文公上批示说，其他的人都要
好好审问，淳于衍这个人可以放过，不必
审了。因为霍光是首辅大臣，重大事件在
到皇帝那儿之前，都要先向他汇报，向他
请示，霍光就利用这个权力把淳于衍给放
过了，也把霍夫人主谋毒死皇后的事给掩
盖起来了。

又过了不久，汉宣帝迎纳新皇后，这位
新皇后就是霍光的小女儿。这次霍夫人如愿
以偿了，小女儿终于当上皇后了。但这件事
就这么结束了吗？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毒
害皇后这么大的事能这么轻易地瞒天过海？
霍夫人还沉浸在女儿成为新皇后的喜悦中
时，霍家灭门之祸的恶因已经种下。

霍家女儿成为皇后之后，生活作风上和
许皇后形成强烈对比。许皇后出生贫苦，所
以做了皇后之后依然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作

风。霍小姐可不同，什么排场没见过？生活
光朴素不讲究那还行？她一入主后宫，坐的
车子开始讲究起来了，身边的侍从开始多起
来了，平时用来赏赐身边人的钱和物动辄以
千万计。否则怎么体现得出霍大小姐出手阔
绰呢？总之，从她进宫后，后宫的开销一下
子就几倍几倍地往上翻。汉宣帝对这位霍小
姐什么态度，不太清楚。但从史书用这样的
角度来记载霍小姐的生活作风来看，至少舆
论对于这位新皇后没有太多好评。女儿的教
养是折射父母为人的镜子，霍光不懂齐家，
在他女儿身上再次得到印证。

日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霍氏一家仗
着霍光的势力如此骄横不法，难道霍光真能
永远对霍家这样庇护下去嘛？霍氏幼女成为
皇后之后的第三年，霍光去世了。这当然是
震动朝野的大事，霍光的去世意味着权力格
局很有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稍有政治敏感
性的人应该都能察觉到这一点。对于霍家人
来说呢？照理说庇护神不在了，这些人总该
收敛点了吧，不，这一家老小反而更加骄纵
不法。这都是平时老子天下第一惯了，观念
中毫无忧患意识，管你天崩地裂，老子依然
我行我素。

终招灭顶之灾
霍光去世之后次年，汉宣帝立太子，立

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在做皇帝之
前，和许皇后作贫贱夫妻时代生养的儿子刘
奭。霍显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大怒，不仅气得
吃不下饭，甚至于气到吐血，说道：“此乃
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她认为刘奭不应该
被立为太子，因为他是汉宣帝在民间时候生
的孩子，这个反对理由很奇怪。其实真正关
键问题在后半句，许皇后的儿子把太子的坑
给占了，那以后她自己女儿霍皇后生了儿子
怎么办？岂不是做不成太子了？为解决这个
问题，霍显又想出一个更为歹毒的办法，居

然教唆霍皇后设法毒死太子。坏事做多了，
也会越做越顺手，越做胆越大。上次毒杀许
皇后，暂时侥幸没被查出来，把霍显的胆子
养肥了，居然想故伎重演，再对太子下毒
手。所以大家记住，首先，千万别去干坏
事；其实，干了坏事暂时没被发现，不是
福，而是更大的祸！它会让你误以为干了坏
事可以逃避惩罚，而去积累更多的罪恶，最
终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霍光去世后的霍氏家族，应了现在流
行的一句网络语言，叫“不作不死”。在实
权受到削弱之后，这个自以为天下人莫奈
我何的家族，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再加
上许皇后乃是霍氏下毒害死的传言在民间
广泛流传，原先不知道内情的霍家重要男
性成员霍禹、霍山、霍云等人听到风声后
去向霍显质证，问是否真有此事？霍显这
才把当年的密事向霍禹等人和盘托出，承
认确有此事。这更加重了霍氏家族的焦虑
感。霍禹等人开始埋怨霍显，说：“如是，
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壻，用
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

（《资治通鉴》 卷二十五） 这时他们才意识
到，汉宣帝（汉人所说“县官”，指的是皇
帝或朝廷） 把霍家人从重要岗位上调离、
斥逐，是有原因、有目的的。

许皇后案的锅盖真要被揭开，霍氏恐怕
要有灭顶之灾。平时缺乏修养功夫的霍氏一
家，在面临这样一种危局的时候，想出了一
个更为危险的应对策略：谋反。他们计划让
上官皇太后 （汉昭帝的皇后，霍光之外孙
女）出面，摆下酒席，召见和汉宣帝亲近的
丞相魏相，以及汉宣帝的老丈人平恩侯许广
汉（即许皇后之父）等人，由霍光的两个女
婿在席间暗伏甲兵，趁机斩杀魏相和许广
汉，然后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汉宣帝而立霍
禹为天子。

但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被
汉宣帝的人侦知了。汉宣帝立即下令逮捕霍
氏家族重要成员。霍氏族人担心的灭顶之灾
在这一刻正式降临了。霍云、霍山以及霍光
的一个女婿，在被汉宣帝逮捕之前自杀了。
霍显、霍禹等人被捕。最后的判决结果，霍
光之子霍禹被腰斩，霍光之妻霍显以及霍光
的几个女儿、兄弟子侄，都遭弃市之刑。受
霍氏牵连的家族多达几十家。

霍氏家族还剩下一个霍皇后，也就是霍
光的小女儿霍成君。霍氏谋反案发之后，霍
皇后当然也被废。虽未被杀，但用老百姓
熟悉的语言来讲，也是被打入冷宫，十二
年之后，郁郁寡欢的霍成君也就自杀了。霍
显毒杀许皇后，本来就是想为霍成君抢夺皇
后之位，想把爱女置身于永久的锦玉富贵之
中。但以邪恶手法得到的东西，永远不可
能给人带来安宁。霍成君的后半生可以说
正是被她母亲的这种爱活活断送了，这样
的母爱真的让人无法承受。教训是惨痛而
深刻的，人们都希望读史明智，在看到这样
的历史故事时，每位家长都应该掩卷而思，
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样的爱才对
孩子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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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那我送你吧！”秦川说。“这也不用，你不
送你女朋友啊。”我指了指刘雯雯。可能听说秦
川要送我，刘雯雯有些不高兴，不过她马上又
换回了懂事的笑脸，“没事，我们可以一起送
你。”她刻意咬字在“一起”上，我连忙摆摆手，
“不不不，太谢谢了，真不用。”“老大，嫂子，你
们再玩会儿吧，我去送乔乔。”大龙依旧傻乎乎
的热情。“谁都不用送，你们继续，我要
赶紧走了，就这么着，拜拜！”

我挥手跟他们道了别，一个人从
北游走出来。可能晒了一天的太阳有
些中暑，可能中午没吃好饭有点反
胃，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难受得不行，
一步都不想走，一步都走不动。我蹲
在地上，后背被烤得热烘烘的，我知
道这一次再没有人会追过来了。

眼泪落在柏油地面上，不到五秒
钟就蒸发了，我终于体会到了刘雯雯的
厉害，那天在学校天台上她发出的大
招，原来早已把我打成内伤，穿过空气，
穿过身体，穿过心脏，最终打碎了我这
些年精心守护的透明结界。结界美丽的
碎片如同玻璃渣，掉在我心里，生疼生疼的。

我失了魂一样茫然地骑回了家，刚到院
门口就闻到了炸酱的味道，果然不管再怎么
难吃也还是家人最心疼我，我深呼了口气推
开了门，正想跟奶奶起腻说句好听的逗她开
心，我却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小船哥挺拔地站在院中，好像他就一直
在那儿从未走远一样，“乔乔，生日快乐！”我
看到我的太阳，他的温暖光亮驱散了所有的
阴暗，光洁美好如初。我的世界终究有一块
圣土，是刘雯雯永远抵达不了的地方。

我几乎扑到了小船哥的面前，离近了看
才发现，他又高了许多，我要比以前还仰起头
才能跟他讲话了。他还是那样好看，褪去了
童稚模样，更多了些少年的俊秀。他的衬衫
还是浆洗得很白，整个人透着整齐清爽，好到
让人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清隽的男孩，
我又怎么会那么幸运，能和他站在一起。
“我们乔乔长大了，越来越漂亮了。”小

船哥温柔地看着我。“小船哥，你骗我，我等
着你你却一直不回来找我，现在连夏令时都
取消了，我终于知道那一小时去哪儿了，却不

知道你去哪儿了。”“对不起呀，乔乔。”“你都
不知道我六年级什么样，初一什么样，初二什
么样，你再也见不到那些时候的我了！”我跟
他撒娇。“是啊，好遗憾啊。以后我每年都来看
你，绝对不会错过每一个乔乔。”小船哥像小
时候一样摸了摸我的头。“好啦，别缠着筱舟
了，为了等你，筱舟都待大半天了，又帮收拾，
又帮择菜，面条还没吃上一口呢，快进屋，一

起洗手吃饭。”我奶奶招呼我们。
和秦川比起来，小船哥来我家

那可是截然不同的待遇。我们全家
人都很喜欢他，从小就夸他懂事，知
书达理。在饭桌上，人人都抢着给他
夹菜，不一会儿他的碗就盛满了，搞
得好像是他过生日似的。吃完饭，家
里大人又拉着他聊天，我才知道，他
后来又搬了一次家，从太阳宫搬到
了通县，离我家特别特别远，要倒好
几次车才能到。我平时只买 !"块钱
的市区学生月票就可以了，小船哥
却要买 #"块钱的郊区月票。不过小
船哥依然争气，他考入了西城四中，
北京最好的中学。虽然现在很辛苦，

每天要往返很远的路途上学，但是小船哥依
然那么棒，全家人都夸他有志气，有出息。

好不容易等他们家长里短地问完话，我
才得空把小船哥拉到了我的房间。我给他看
他错过那些年里我拍的照片，给他看我攒的
邮票，给他讲我听来的各种有趣的事，恨不得
把我的世界一股脑地倒给他。
“你和川子现在还玩在一起，挺好的。”

小船哥听我讲了秦川的事，当然孙泰这段我
自动删除了，其余说秦川的，也没什么好话。
“好什么，他刚找了我最讨厌的女生做女

朋友，小船哥，你就没看到他得意洋洋为虎作
伥那劲儿，我恨不得掐死他。”我愤愤地说。
“他都有女朋友了？”小船哥很惊讶。
“可不是，我还纳闷怎么可能有女生喜欢

他，我跟你说小船哥，那个女的不太正常，估
计是脑门被门夹了，她呀……”我的滔滔不绝
突然止住，我想到了一件事，一件很重要很重
要的事，比秦川和刘雯雯交往要重要一万倍
的事。
“小船哥，你……你有女朋友么？”我小

心翼翼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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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请我写一部电影剧本

三天后，我就写好了这部名为《蜜月》的喜
剧剧本，我自己感觉写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剧
本是不可以寄到香港去的，而是要由香港派专
人来拿的。李萍倩拿到剧本，立刻请傅奇演男
主角，石慧演女主角。李萍倩导演水平高，《蜜
月》放映后，连映一个月，场场客满。长城公司
因此渡过了经济难关，非常感谢我们。舒适写
的《红灯笼》，由朱石麟导演，反响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长城公司又托人带信来

说，请沈寂再写一部电影剧本，朱石麟要拍一
部家庭伦理片。我答应了。因为朱石麟曾和我
讨论过要将故事放在某个节日里，家里人都
团聚的时候，于是我就写了剧本《中秋月》，讲
的是一只月饼的故事。当时在香港，人人有失
业危机感。有一个公司小职员（韩非饰演），平
时上班口袋里只带五元钱。一天到公司后，他
听到同事都在说，今天是中秋节要送礼的。他
看到其他职员送给茶房赏钱 $元、%元。他不
好意思就将口袋里的 %元钱送给了茶房。这
时，他想到，给经理的礼还未送，否则，工作要
保不住的。就赶紧回到家，拿了仅剩的 %元
钱，买了月饼直奔经理办公室。可是在走廊上
见到了副经理，副经理以为是给他送月饼的，
便客气地把他拉进办公室，结果他只好将月
饼送给了副经理。出来后，他知道不给经理送
礼，经理要不开心的。可是，这时他已没钱了，
怎么办呢？他忽然灵机一动，赶到家里将姐姐
送来的四式礼，赶紧拿了去送给经理。送完礼
后，他刚跨进办公室，姐姐打电话问他，我送
给你四式礼，你为什么不还礼给我呢？他一
听，又急忙去借钱买了四式礼送给姐姐。这
时，天色已晚，他想到儿子晚上要吃月饼，就
摸出口袋里的所有零钱，在马路摊头上买了
一只月饼回家给儿子吃。可是，他刚跨进房
门，又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付学费的通知。他
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拉开窗帘看着天上
的一轮明月。
朱石麟看了剧本，拍案叫好。这时意大利

的新现实主义影片还未拍。这部戏是
香港新现实主义第一部影片。朱石麟
一字未改就开始拍了。放映后，《中秋
月》的上座率虽不如《蜜月》，但评价相
当高。
记得《中秋月》未送香港前，我们讨

论过，白沉不同意，说职员没有反抗精神，一定
要改。我说怎么改？白沉说：“你不改，就不能送
出去。”舒适说：“你算啥？你一个人反对，不成
为理由，职员要生存，不能辞职的。你就算写反
抗了，香港也会剪掉的，拍不下去的。”#"世纪
&"年代，《中秋月》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片之
一。当时，《中秋月》我写了四天，是香港凤凰
影业公司投资拍的，由朱石麟负责。

!'('年 !!月 !)日，上海八家私营电影
公司合并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
厂”。八家私营公司是长江、昆仑、文华、国泰、
大同、大光明、华光、大中华。我们从广州回沪
后也进入联影厂。

!'%#年 (月 !日，我们回到上海，电影
界很多人来火车站欢迎我们。上海联合电影
制片厂厂长于伶、副厂长叶以群以及许多演
员都来了。我们八个人先被送到瑞金二路一
幢大楼里参加欢迎会，这是联影厂办公楼。于
伶在大会上说：“在香港你们的表现相当好，
是爱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来参加工作。”会
开好后，大家就回家了。

!'%(年有一天，厂领导蔡贲叫我到他办
公室去，告诉我成立导演室的事。他说：“我们
要成立导演室，要让导演们经常聚在一起开
展政治学习，商讨电影创作等问题。”他还说，
我们请陈西禾和赵明担任导演室的正副主
任，请你来当秘书，负责日常工作。但无秘书
职务，但也不叫文书，就叫总干事。我说：“就
叫干事吧。”我无所谓。
此时，因为武定路办公楼不够用了，艺术

处和导演室就搬到瑞金一路的办公楼去了。
那里的房子大，房间多。导演室就在图书室隔
壁。不久，赵明奉调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陈
西禾主任不仅人好，而且还很有才华。他翻译
的《罗曼·罗兰》颇受读者和专家好评。我到导
演室上班的第一天，陈西禾就对我说：“沈寂，
委屈你了。”这句话令我终身难忘。这是我回
到上海后，第一次有领导这样和我说话，这样
尊重我。


